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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位溫順的新娘在新婚的當天就被丈夫推上絞架）







「……妳能發誓服從妳的丈夫，為了讓他愉悅，無論他貧窮，還是患病，每時每刻直到妳生命的最後嗎？」



「我會的！」



我的聲音聽起來有些微弱，清澈中帶著些緊張。



「結婚之後，妳將不過是一塊滿足丈夫享樂慾望的美肉，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功能，而婚姻將會剝奪妳的一切合法和政治權利，讓妳成為妳丈夫的私有財產，對此妳能理解嗎？」



「我會的！」



我有些驕傲地點頭，被白色蕾絲面紗遮住的臉龐上露出了微笑。



「那麼……我宣佈妳，這位男士和這位女士，成為夫妻，你可以任意處置你的新娘了。」



「謝謝，尊敬的閣下，」



我的新婚丈夫回答，但他第二句話就讓我有些摸不清頭腦。



「請問，這棟樓裡有公用絞架麼？」



我忽然感到有些不妙，腸胃有些抽搐——



絞架？



「順著大廳往裡走，在第二個門向左拐，屍體處理費要20美元，你可以付給法警。」



「戴維，我不明白…」



我柔聲抗議道：「你想幹什麼……」



「閉嘴！妳現在屬於我了，沒有權利問我問題！」



我強迫自己沉默，他是對的，我早就知道他的脾氣。



他找到了大門，推開之後我恐懼得倒抽了一口涼氣。



一位身著可愛白色婚禮長裙的黑髮女孩，被絞索勒住纖細的脖子，掛在一座單人絞架的橫樑下，修長苗條的嬌軀輕輕地晃動著。



從她泛白的眼睛，吐得老長的舌頭，以及變成深紫色的臉上看，她已經被徹底絞死了。



「看起來我還不是唯一一個想到這個主意的人呢。」戴維笑著評論。



「當然不是，」



一個聲音從女屍背後傳來。



一雙粗壯的胳膊伸向絞架橫樑，解開了絞索掛鉤，女孩的屍體從打開的活門墜下，消失在絞刑台上。



刑台下的空間裡傳來屍體墜地引發的，恐怖而沉悶的砰咚聲。



「在這兒我們已經處理過不少新娘，我會幫你把活門重新設好，你可以自己去挑選絞索。」



男子歪了歪頭，下巴指向靠牆的行李架。



牆上等距離地釘著三個樁子，上面分別貼著「快速」、「中速」、「慢速」的標籤，每個樁子上都掛著一副粗細不等的白色絞索！



戴維取下了「慢速」標籤下的絞索，在緊靠牆的行李架上放著一口箱子，上面貼的標籤寫著「捆綁繩」。



打開的箱子裡裝得滿滿的都是麻繩，戴維從箱子裡隨手扯出一根繩子。



「轉身！」



他命令道。



我無言地服從了，這是我的義務。



麻繩深深地勒入我身上單薄的蕾絲百褶裙，死死地咬緊我纖細的手腕。



因為恐懼，我面紗下的臉龐上開始滾落大顆熱淚。



高大的管理員走下絞刑台。



「這婊子長得不錯，她是天主教徒？」



「沒錯。」戴維答道。



「我估摸著，瘋婊子們總是不怎麼聽話，直到她們嫁給你為止，但有誰願意被她們給束縛住呢，對麼？



像你娶了個漂亮的天主教姑娘，接著就在蜜月的某一天晚上把她處決掉。」他微笑著說。



「唔，只要她服從你，她最後總能上天堂，對吧？



她們這樣的女人下崽就像兔子，所以最好控制一下這些母畜的數量，呵呵，不管怎麼樣，好好玩玩她吧！」



「上梯子！」



戴維命令。



我踉蹌著向前邁出一步，顫抖地伸出了穿著水晶高跟鞋的纖足，這一切是真的嗎？



戴維真的要在我們的新婚日處決我？



我曾經聽說過這種事情偶爾會發生，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它會降臨到我身上。



在我艱難地登上絞刑台時，戴維跟在我身後，拾起了又長又窄、輕薄柔滑的婚禮長裙後擺。



我的腦子一陣陣發暈，這一切變得太快，太不可思議了。



「就是那裡，停下。」



戴維喝道。



我低頭看去，我站的位置——



他們稱呼為什麼？



活門？



戴維伸手將絞索的一端栓在絞架橫樑的鐵環上。



在絞索的末端有一個金屬鉤子，可以方便地固定在鐵環裡。



我曾聽說過，這是一種被模塊化設計的絞刑設施，所有的公用刑場現在都使用這種類型的刑具。



他輕輕地撩起我的面紗，第一次凝視我噙滿淚水的眼睛，卻沒有什麼反應。



他把絞刑環從我頭頂套到我的脖子上，然後將我的黑色短髮從絞刑環裡拉出來，將絞索拉緊直到粗糙的繩索凶狠地勒死我的咽喉。



他低頭吻上我的紅唇，在我輕呼不要之前貪婪地吸吮著我的舌頭………



我無法制止他，我現在是他的妻子，他擁有我的一切……



哦，戴維……



我試圖回吻他，試圖向他展示我現在多麼需要愛撫。



我感到他的手握住了纖薄的白色絲綢之下，我嬌小卻堅挺的乳房。



我的乳頭被隔著細滑的綢布用力地搓揉，很快勃起變硬，頂在衣料上形成兩個誘惑的凸起。



是的，戴維…



哦，是的，你現在可以佔有我了，只要你願意，只要你能……



突然，我感到腳底一空，視線往下一墜，纖細的咽喉上傳來一陣可怕的緊勒感……



不！



戴維後退一步，看著我微笑。



我感到手腕處的麻繩更緊地嚙咬住嬌嫩的肌膚。



不！



我開始本能地扭動身體，一雙套著白色吊帶絲襪的大腿劇烈地踢蹬起來，在突如其來的劇痛和絞勒中，我下意識地掙扎著。



戴維專注地看著我與絞索搏鬥，他的目光集中在我充滿恐懼和淚水的俏臉上，接著轉到了我一對堅挺、嬌美的玉乳上。



在白色的緊身絲質胸衣的包裹下，我的酥胸被特意凸顯出來，散發著初熟的誘惑。



他的視線繼續下移，我纖細的蜂腰，扁平的小腹，渾圓優美的臀部……



我費盡心思為他修身塑形，讓自己的身材性感美貌，為此我總是讓自己餓著，因為我知道他喜歡那種纖細苗條的女孩……



我仍然不敢相信他打算絞死我，這太殘酷了，一點也不像他。



堅韌的絞索毫不留情地勒在我的喉嚨上，深深地切入我細長的脖頸，擠壓被卡死了我的氣管，讓我無法呼吸。



我徒勞地張嘴發出咯咯的抽氣聲，試圖吸上一口氧氣。



身體不由自主地痙攣著，大腿無力地蹬動著。



我將被絞死在絞架上，再也不會有19歲的生日，也不會成為母親……



但是，至少我不能在被絞死時還是個處女。



戴維走到活門邊，抱住我的美臀，將我陷入窒息的身體拉到身邊。



他掀起了我的長裙，將昂貴的蕾絲裙擺猛地拉到臀下，接著又趴掉了我嶄新的名牌絲綢內褲。



我感激地閉上眼睛，這不是我期待的蜜月，但至少我可以感受他進入我的身體。



我默默地回想著婚禮誓詞：



妳將不過是一塊滿足丈夫享樂慾望的美肉！



是的，戴維，享用我…愛我……蹂躪我……我是你的……



「嗤」的一聲，他粗暴將我的丁字內褲撕破了，這個動作讓我有點驚恐。



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粗壯的肉棒，巨大而邪惡。



他毫不猶豫地挺起下體，狠狠地插入了我稀疏的黑色恥毛間的肉唇裡。



我咬緊牙關，忍受著如雞蛋大的陽具尖端頂在我小穴內的那層膜前。



他用力一推，我產生了被穿刺的感覺，接著是一陣難耐的刺痛。



我的大腦「轟」的一聲，忍不住尖叫了一聲，他終於進入我的身體了！



被插入的那一刻實在太疼了，我的小穴乾澀而緊窄，他的那話兒是如此巨大而粗壯。



但我不介意，我配合地把雙腿交疊在他結實的腰後，緊緊地夾住他的身體。



這樣也可以讓他的臀部支撐我一部分重量，減輕脖子上的壓力。



儘管這是我的初夜，但我的嬌軀天生就理解該怎麼做愛。



這很簡單，也很有節奏，我們上下聳動著彼此的身體，讓性器互相熱烈地摩擦著。



我的腦海裡，恐懼漸漸被快感替代。



他緊緊地抱住我的臀部，有力的手指深深地掐入我細膩而富有彈性的肌膚中，一次次把怒挺的肉棒狠狠地插入我泥濘的窒道深處。



最終，他發出低沉的嘶吼，放開了我。



我試圖用雙腿再次夾住他的身體，但是他把我推開了，讓我再次墜入半空，我又開始被絞索勒緊脖子。



我無助地扭曲著身體，顫抖著，呻吟著奔向痛苦的死亡。



哦，戴維，你難道不能為你的新娘選擇「中速」絞刑麼？



他站回原位，聚精會神地觀賞我的絞刑，臉上露出古怪的神情。



我們曾經如此歡好過，但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

在我們度過如此美好的一刻之後，他怎麼能眼睜睜地欣賞我的死亡？



我嬌小的頭顱已經被絞索擰向一邊，脖子被絞成了一個奇怪的角度。



我細嫩的舌頭不由自主地從張開的唇中吐出，我的喉嚨已經被完全勒死了，這太痛苦了……



我的身體仍在無助地抖動和抽搐……



沒錯！我正在進入垂死掙扎……



戴維再次望向我因為受刑刺激而極度勃起的乳房，我只能發出微弱的咯咯聲，我即將成為一塊美肉了……



在絕望中，我開始喘息，修長的軀體劇烈地哆嗦起來，豐挺的乳房波浪般上下搖動，硬硬的乳頭如櫻桃般挺立在蕾絲胸衣下。



嬌小的玉兔現在已經有小西瓜那麼大，戴維一定大飽眼福吧！



我知道他很中意我纖細不失性感的身材，他怎麼能讓我這樣死去？



但是他正在這樣做。



戴維抱起雙臂，面無表情地欣賞著我的「舞蹈」。



我的抽搐越來越劇烈，一點也不能呼吸了，我完全陷入了窒息。



現在我很想看看自己白皙嬌嫩的臉蛋是否變成了深紫色。



突然，我失去了對膀胱的控制，淋漓的騷尿羞恥地從分開的雙股間傾瀉而下，通過打開的活門淅淅瀝瀝地灑向刑台下方。



我張嘴想發出最後的嘶喊，卻沒有出現任何聲音。



「咕」的一聲，我的眸子瞬間翻白，舌頭極致地吐出嘴角，身體軟軟地掛在了絞索下，徹底停止了掙扎。



朦朧中，似乎天國的大門正在眼前打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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